
孰谓君死 凛凛犹生
——读卫洪平《张瑞玑传》有感

杨志文

中国哲学是内省的智慧，它最重视
的不是确立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而是
致力于成就一种与外部世界相统一的
人格。这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重
要区别。这一人格追求的核心是“道”
与“德”。“道”是世界所从之而来和从之
而去的普遍规律，“德”则是由此而产生
的责任感和行动意志。“道德实同而名
异”，二者是统一的。中国哲学的这一
重要思想，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
种实践。

这种“作人”的实践首先是从“家”开
始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很强的家族
观念，家是“作人”的基础和根本，核心是

“孝”。孔子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
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孟子讲：

“仁之实，事亲是也。”《孝经》说：“夫孝，
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可见“孝”是
一切德行的基础。

学与思是“作人”的重要途径。不仅
要“学而时习之”，更要思虑反省，“学而
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的“三
省吾身”，孟子的“反求诸己”，荀子的“日
参省乎己”，朱熹的“日省其身”，《大学》
的“三纲八目”，不仅为德行养成和人格
完善提供了目标与方向，更提供了具体
的实践路径。

“尚志”是“作人”的精神支柱，是一
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巨大力量，需要精诚、
坚忍、顽强一以贯之。孔子讲：“三军可
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尽心
章句上》记载，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
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
而已矣。”《礼记》中说：“官先事，士先
志。”王夫之说：“志于道而以道正其志，
则志有所持也。”“志”是一种情感与理
性相统一的精神力量。“富贵不能淫，贫
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贯穿其中的核

心就是“志”。吕坤《应务》中指出：“义所
当为，力所能为，心欲有为，而亲友挽得
回，妻孥劝得止，只是无志。”这个“志”就
是力，即力量；就是骨，即傲骨。

“作人”之大者为国为民。“学而优
则仕”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朝为田
舍郎，暮登天子堂”“上为国桢干，下为
民父母”，既是实现报国理想的门径，也
是检验才华抱负和人格追求的实践，还
是“孝”道内涵由家庭向社会国家的延
伸 。 这 就 要 求 每 一 位 为 官 者 不 仅 要

“孝”，树立良好家风，还必须要“忠”，
把家与国统一起来，为官清正，忠于职
守，公正执法，廉洁奉公；同时，要以身
作则，与时俱进，以自身高尚的道德风
范教化社会，维护社会秩序和人伦关
系，在全社会养成良好的道德风尚。更
重要的是要“亲民”，要深入到百姓中
间，体察民情，关注老百姓的喜怒哀乐
和柴米油盐。现实的人生问题，在中国
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集中表现为
现实的痛苦和对未来的忧虑，以及由此
产生的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责任与使
命的思考，从而使中华民族拥有了一种
极其重要的智慧，这便是忧患意识。忧
患意识的核心是居安思危。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物极必反，月满则亏，水盈则
溢，这就使我们在顺境时能保持一份清
醒和冷静，在艰难困苦或极其危险的情
况下，始终保持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态
度，相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张瑞玑先生作为饱学之士，加之天
资聪慧，中国传统文化已深深刻印其血脉
之中，影响其一生。张瑞玑先生毕生坚守
和践行自己“作人”的根本，在“作人”中做
事，在做事中“作人”。少孝悌、勤学思、性
耿介、有才华、重情义、有傲骨、怀家国、多
忧患、重实学、兴实业、鉴西学、看世界、顺

潮流、敢担当、守道义、知进退；为官有政
声，做人守道德，做事称明决，为民多竭
虑，人格之高尚，当为楷模！

张瑞玑先生在艺术上造诣很深，可
从其艺术作品中印证其“作人”。艺术
作为德性化人格的表现，是其人格特征
在艺术作品中的投射。中国哲学认为，
最广义的艺术就是最广义的哲学，这是
中国美学的重要特征。“画以立意”“乐
以象德”“诗以言志”“文以载道”，这是
中国哲学在中国艺术中的具体表现。
艺术作为德性化的人格，首先要求的就
是诚实。不诚实、不说真话，如何表现
德性化的人格？庄子说：“真者，精诚之
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中国哲学
要求的“修辞立其诚”，在艺术作品中的
表现就是要讲真话。只有讲真话的作
品才能表现出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和
良好的社会效果；而说假话虽能行于一
时，但从长远看则对国家和社会有害。
同时，说真话可以看到你高尚的人格，
反之亦可看到你低下的人品和虚伪。

“ 人 品 不 高 ，用 墨 无 法 ”，且“ 不 可 隐
匿”。李贽《焚书》中认为，真正的艺术
家，只能是那种有话要说，不得不说，

“宁使见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
不忍藏之名山，投之水火”的人。张瑞
玑先生的诗词文章不正是如此吗！ 洪
平君的《张瑞玑传》不正是如此吗！

张瑞玑先生善画，尤喜画墨梅，而
且是“愈怪愈媚妩”，这是其人格象征的
又一表现。元朝画家王冕亦喜画墨梅，
有诗曰：“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
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
坤。”张瑞玑先生亦有“不是案头无胭
脂，让与他人画牡丹”“一枝寒梅拟平
生”。中国画虽然也有画牡丹和芍药
者，但更普遍的题材是梅兰竹菊，已成

为中国艺术的象征，更是中国人理想人
格的象征。

三

张瑞玑先生所处的清末民初，是中
华民族内忧外患、苦难深重的年代。中
国 该 向 何 处 去 ？ 应 该 走 什 么 样 的 道
路？无数志士仁人苦苦求索。在历史
的大舞台上，各个党派、各种思想、各种
势力、各类人士，演出了一幕幕生动的
活剧。他们每个人既受制于传统，又改
变传统并参与创造新的传统；既受制于
时代，又改变时代并通过参与形成新的
时代。也就是说，他们既是历史的编剧
者，又是舞台的演员。

《张瑞玑传》拼接复原了张瑞玑先
生如何从一个维护封建统治的传统知
识分子，到以宰官加入同盟会，接受民
主共和，最后喊出“非大革命不可”的
民主革命家的思想演进过程；同时也揭
示了其在风云激荡的时代潮流中内心
的徘徊和挣扎，展示了其在舞台上的剧
作和扮演的角色，活灵活现，直观具体。

宋人吴缜指出：“夫为史之要有三：
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
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
劝，斯为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
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这充分说明
著史应以实事求是为原则。洪平君的

《张瑞玑传》做到了。
叙述、理解和解释是历史学的三个

重要元素。《张瑞玑传》的一大亮点，就
是在理解和解释上采取了以诗证史、以
诗明史的方法，从张瑞玑先生的大量诗
文中窥探其心理轨迹和思想脉络，读之
令人耳目一新。

当然，《张瑞玑传》并没有穷尽张瑞
玑先生的所有史料，而且永远也不可能
穷尽，这就是历史书写的无奈和遗憾。
但是，现在这部厚重而真实的《张瑞玑
传》，配得上洪平君三十多年所付出的
艰辛！张瑞玑先生只活了短短五十六
岁，他若地下有知，当为有洪平君这样
一个后辈同乡知音而含笑九泉！

历史的脚步已经远去，但总有一些
伟岸的身影永远不朽，张瑞玑先生便是
如此！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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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从故乡来
袁秀兰

春天，你好
蔺丽燕

春来万物生，万象皆美好。
“春”是一个会意字。甲骨文中的

“春”由左右两部分组成：左半边上下
各有一棵小草，中间是一轮冉冉升起
的太阳；右半边仿佛一颗饱满的种子，
根 须 牢 牢 扎 在 土 里 ，嫩 芽 向 上 舒 展 。
这右半部分正是甲骨文的“屯”字，寓
意刚发芽的草木奋力顶开坚硬土层，
破土而出。从古至今，“春”字的结构
几经演变，却始终承载着草木萌发、生
机勃勃的美好意蕴。

因这份呼之欲出的生命力，“春”
成了最令人浮想联翩的字眼。

想到藏在诗词里的不老春光：“草
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
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春
日里，草木竞发，杨柳含烟，放学的孩
童抛开抄写的负担、打卡的烦恼、背诵
的任务，远离电子产品的诱惑，来到大
自然里，快乐撒欢，放飞自我。闭上眼
睛想想，融融春光里，乡野间阡陌纵横，
鸡犬相闻，三五稚童你追我赶，头顶纸
鸢斑斓。欢声笑语漫溢开来，仿佛要将
春色点燃，这般景致，谁能不心动？

翻阅唐诗宋词，写给春的情话数
不胜数。“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
如蓝”，春的色彩浓艳夺目；“绿杨烟外
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春的蓬勃直
击心底；“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
杏花”，春的诗意令人心向往之……

春 ，是 四 季 的 起 点 ，是 时 光 的 卷
首 ，它 落 笔 的 每 一 行 文 字 、每 一 个 标
点，都意味深长。“阳春布德泽，万物生
光辉”，春有慈母的柔情，有大海的胸
怀。在它的怀抱里，每一粒怀揣梦想
的种子，每一株渴望生长的草木，每一
朵孕育芬芳的花瓣，每一双辛勤耕耘
的手掌，每一滴浇灌希望的汗水，都能
找到理想的归宿。

春，从不只属于季节，更藏于人生
的每一段旅程。“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
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
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青春之
歌》的序章，拉开生命恢宏的大幕；“青
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青春不是桃面、
丹唇、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
象，炙热的情感；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
涌流。”塞缪尔·厄尔曼的《青春》，赠予
生命惊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的力量。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
花”，人生的春天，是潇洒恣肆，是狂放
不羁，带着从容的得意，意气风发，风
度翩然。“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
行且知”，少年人拥有人生最宝贵、最
华美的春天，当鲜衣怒马，莫负时光，
知行合一，追风踏浪，砥砺前行，把自
己活成一束温暖且持久的光。

“少日春怀似酒浓，插花走马醉千
钟。”少年的春天，春天的少年，心中定
要 怀 揣 热 爱 ，恰 似 草 木 对 光 阴 的 钟
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中的万千
世界，远方的旖旎风景，每一处都值得
驻足流连，值得凝眸回味、细细咀嚼。

心怀热爱的人，生命里的每一天
都是春天的模样，有春的斑斓色彩，春
的温润柔和，春的盎然生机。心怀热
爱的人，永远青葱如一棵小树，绿叶葳
蕤，挺拔茁壮。

每 一 个 春 ，都 曾 苦 熬 过 漫 漫 寒
冬。那些凋零与荒芜、死寂与孤独，也
曾在时光的缝隙里左奔右突。可岁月
赠 予 多 少 风 雪 ，便 会 回 馈 多 少 个 春
天。原来，每一缕劲风，每一片雪花，
都是上天化了装的诚意与惊喜。

寒有尽，春有信。当节令的号角
吹响，春，携万缕柔情，正马不停蹄从
远方奔赴而来。

春天，你好！

总要踏上那片梦过千遍的乡土。
在一个平常的日子，我真的站在了这
里。让风，再吹一回儿时的旷野。

塞北的风，是有脾气的，不像南方
的风那般柔和。它是从辽阔的北山那
头冲过来的，带着一股子倔强。它先
是顽皮地掀起我们的衣角，又钻进我
们的发间，最后，才贴着我们的鼻梁滑
过去。那风里，带着淡淡的微涩气息，
带着泥土被日头晒过之后腾起的厚实
味道，还混着远处河水的凉意。这味
道，瞬间就把人灌醉了。这一刻，自己
只是一个被故乡认领回的孩子。

总要见见那些年少时的伙伴。走
进村子，脚步便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
村头的老榆树下，几个头发花白的老人
正坐着闲聊。我眯着眼辨认他们，他们
也眯着眼辨认我。忽然，有人喊出了我
的小名。那声音，像一颗石子投进平静
的湖面，所有的记忆都醒来了。“是我”，
我大声答应着，抢上前去。一只长满老
茧的手，重重地拍在我的肩上。我们互
相打量着，从对方的脸上，找寻着少年
时的影子。那句最亲昵的乡音，是“你
回来了”。彼此叙说着那仿佛走丢的过
去，这时候，有谁家的孩子在脚边跑过，
笑声清脆，像极了当年的我们。嬉笑之
间，全是扯不断的挂念。

总要抚一抚那缕绵长的乡愁。从
村头往里走，每一步都踩在记忆的琴
弦上。老院的门虚掩着，推门进去，那
棵 杏 树 还 在 ，只 是 显 得 粗 糙 了 许 多 。
墙皮斑驳了，露出里面黄色的土坯，用
手一摸，细腻而温热。蹲下身，抚过那
条通往屋子的小径，地面被雨水冲刷
得有些凹凸不平，但踩上去，还是那种
熟悉的踏实感。望着杏树皮皲裂出的
一道道沟壑，我踮起脚，够到一根低矮
的 枝 丫 ，那 枝 丫 还 是 那 样 油 亮 柔 韧 。
我曾靠着它的树干流过委屈的泪水，
也曾与它分享过自己的欢乐。它应该
什么都记得，只是它不说。

风拐了个弯，又漫过来，拂过斑驳
的土墙，绕着那株老杏树……它携着
田 野 的 呼 吸 、泥 土 的 私 语 、乡 音 的 热
情，将这所有的暖意揉成了一团，轻轻
贴在我的心上。

原来，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
那么多的云，半生跋涉，最终不过是为
了一趟回程。那个牵着风筝的线头，
一直牢牢系在故乡的门环上。外面的
世界装得下所有的梦，却装不下一个
完整的自己。那泥土，那炊烟，才是此
生唯一的坐标。

风从故乡来，携着岁月的记忆，每一
次拂过脸庞，都会唤起心底最深的眷恋。

在大同这座老工业城市，有一家始
建于 1942 年、历经沧桑仍“活”在当下的
国有控股企业，它就是前身为大同市炭
素厂的大同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炭素分
公司。

1942 年，为了加紧掠夺中国的经济
资源，满足侵华战争对钢铁等战略物资
的大量需求，日军侵占了天然石墨原料
丰富的大同北郊宏赐村一带，建起了宏
赐黑铅矿（大同市炭素厂前身），竖起了

“大日本东洋矿业有限公司”的招牌，同
年筹建的碳精电极工厂归属山西产业
株式会社。随后，依山坡建起了生产车
间“九阶楼”，并从大阪运来 4 台挤压机
和配套设备，1944 年改用电力生产，鳞
状石墨产能为日产 10 吨。1945 年 8 月
日军投降前夕，仓皇地将大部分主要设
备运回日本，将无法运走的 1 台 500 吨
挤压机深埋地下，生产区内 1 座高大的
水 泥 筑 烟 囱 也 遭 炮 击 ，但 未 被 炸 毁 。
1946 年，宏赐黑铅矿由阎锡山政权的西
北实业公司大同工厂管理处接收，但未
生产。

新中国成立初期，已更名为大同北
山区石墨矿的碳精电极厂一直关闭停
产 。 1956 年 ，该 厂 划 归 冶 金 工 业 部 管
辖。1957 年 3 月复产后划归山西省重工
业厅，由于粉碎工序改用了轮碾机，日
产达 3—5 吨，年产能达 800 吨，当年生
产鳞状石墨 500 吨。1959 年 10 月，该厂
由山西省冶金工业厅管理，更名为山西
省地方国营大同电碳厂。1959—1960
年，山西省计委两次拨款 282.81 万元，
进行天然石墨电极新产品的开发，并选
派 5 名工人赴上海学习生产工艺。同时
修复了一、二号挤压机，新购置石墨浮
选机、球磨机、燃煤焙烧炉等设备，初步
实现了半机械化。1960 年 5 月生产出第

一炉天然石墨电极，填补了山西省电炉
炼钢燃料天然石墨电极的空白。这时
该厂已初具规模，占地面积 4.23 万平方
米，生产建筑面积 4721 平方米，固定资
产达 128 万元，天然石墨电极年产量 301
吨，创产值 54.2 万元，实现利润 17 万元，
职工增加到 580人，年产能达 1000 吨。

1961—1965 年 ，该 厂 因 生 产 不 景
气、产品滞销被迫两次停产，到 1965 年
全厂仅有留守职工 50 余人。1966 年 5
月开始复产，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
响，处于半停产状态，年产量仅为 118.5
吨。1968 年 8 月至 1970 年 10 月，该厂隶
属山西省冶金工业局和雁北行署双重
领导，1970 年更名为山西电碳厂大同分
厂。1970 年 10 月起至 1972 年，该厂隶
属山西省工业局。1972 年后隶属山西
省冶金工业厅和大同市重工业局双重
管理，更名为大同电碳厂。1971—1978
年，冶金工业部、山西省冶金工业局和
大同市又先后拨款 266.77 万元，对该厂
进行了新的技术改造，建成了配料压型
车间、焙烧车间、机加工车间、沥青熔化
车间，扩建了石墨化车间。该厂还自筹
资金 30 多万元，修建了 30 吨水塔等附
属设施。1978 年 7 月成功生产出第一批
直径 150 毫米的人造石墨电极，产能达
2000 吨。到 1978 年该厂工业生产建筑
面积 12692 平方米，固定资产 363 万元，
职工恢复到 337 人，天然电极产量 887
吨，人造电极产量 376 吨，产值 212.36 万
元，实现了盈利。

1979年 1月，该厂更名为大同市碳素
厂。1982 年 5 月，因电极市场疲软，该厂
再次停产。1984年10月，该厂恢复生产。

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该厂迎
来了新的发展契机。1985 年初，34 岁的
大学毕业生、市煤炭研究所所长温建忠
率承包组承包了该厂，与主管局大同市
重 工 业 局 签 订 了 集 体 承 包 经 营 合 同
书。温建忠连下四步好棋：一是及时掌
握 市 场 信 息 ，抓 好 石 墨 电 极 产 品 的 生
产；二是通过补偿贸易的形式，从机械
工业部引进 200 万元资金，解决了资金
严重短缺的困难；三是招聘了 23 名专业
技术人员，解决了人才不足的问题；四
是企业内部层层实行承包责任制。这
一年效益大增，全厂总产值达 237 万元，
产量 1801 吨，销售收入 374.84 万元，实
现利润 105 万元，上缴税金 20.7 万元，偿
还停产前银行债务 39.3 万元。按承包
合同规定，承包组 6 名成员应得 5.25 万
元承包兑现奖，承包组却分文未取，把
这笔奖金全部用于企业新产品开发奖
励基金和职工集体福利事业，被传为佳
话。1987 年 7 月 28 日，“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山西省特级劳模、大同市
特等劳模温建忠因车祸英年早逝，全厂
职工眼含热泪送别这位年轻有为的好
厂长。

1988 年 2 月，市经委技改科干部张
培林登上了该厂招标承包的“擂台”，成
为全市市级机关干部第一位竞标中标
承包企业的厂长。他大胆改革，兴利除

弊 ，狠 抓 技 改 ，增 强 企 业 发 展 后 劲 。
1988—1989 年 ，该 厂 实 现 利 润 由 421.7
万元增至 450.8 万元。1992 年，该厂更
名为大同市炭素厂。1988—2000 年的
13 年间，该厂共投资 9100 万元，实施了
一至四期技术改造，建成拥有固定资产
1.2 亿元、石墨电极年产能上万吨的企
业，实现了高功率、超高功率石墨电极
产品系列化，年出口创汇 600 万美元，成
为全市利税大户和全国同行业出口产
品占总产量比重最大的厂家。1997 年，
该 厂 荣 获“ 全 省 五 一 劳 动 奖 状 ”；2000
年，张培林荣膺“全国劳动模范”。

2001 年，该厂更名为山西晋能集团
大 同 能 源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炭 素 分 公 司 。
2005 年 ，大 能 炭 素 分 公 司 年 创 利 润
4250.91 万 元 ，跃 居 全 国 同 行 业 之 首 。
2007 年，产量突破 2 万吨大关，企业在综
合实力上跨入全国同行业第一方阵，成
为国内能生产超高功率石墨电极并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4家企业之一。

从 2006 年起，大能炭素分公司连获
“山西省高新技术企业”殊荣。2008 年 4
月，被吸纳为中国炭素行业协会常务理
事单位。2009 年 9 月，大能炭素分公司
技术中心被山西省经委等六部门认定
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也是全省唯一集
综合炭素、铁合金等多个领域的省级技
术中心，迄今共获得 19 项国家发明专
利；中心下属炭素材料检测实验中心是
目前华北地区唯一的国家认可实验室，
其出具的报告在国际上互认。企业多

次在中国质量协会举办的 QC 质量管理
活动中摘取全国一等奖；2005 年通过且
至今保持“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
三合一整合型管理体系认证；“火云”牌
石墨电极是山西省名牌产品，“火云”商
标获评山西省著名商标；直径 350 毫米
—500 毫米准超高功率石墨电极被科技
部等部门确定为国家级重点新产品，多
次获“科学技术进步奖”；直径 550 毫米、
600 毫米超高功率石墨电极填补山西省
空白，获全省“十五”时期新产品创新
奖，获评“山西省用户满意产品”；直径
600 毫米超高功率石墨电极是国内第二
家取得市场准入证的产品；直径 700 毫
米超高功率石墨电极于 2009 年通过省
经委组织的新产品鉴定。

从 2019 年起国内炭素企业因同质
化竞争和低价内卷导致盈利空间被大
幅挤压。在我省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起
步之年的 2020 年，山西晋能集团将所持
大能公司 80%的国有股权移交大同市国
资委，曾任大同市炭素厂副厂长、供职
晋能集团的杨云山临危受命挑起了董
事长的重担。他带领“大炭人”迎难而
上，搏击市场，3 年减亏 5986 万元，产品
优质品率保持在 90%以上，使企业起死

回生、转危为安。
2022 年 8 月，大能炭素分公司划归

市恒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2023
年冬，在本企业工作多年的赵旭忠接任
董事长，带领新一届领导班子唱好求生
存、保稳定、争效益、促发展的国企“争
气歌”，“感恩、包容、得道、厚重”的企业
精神催人奋进，科技创新成为企业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尤为令人称
道的是，厂区的工业遗产保护也搞得很
好，在压型车间一角，已退役多年、标着

“大阪株式会社 1919”字样的 500 吨挤压
机安装了铁护栏，与那座水泥筑大烟囱
均已按文物要求加以保护。日方深知
这台挤压机的文物价值，曾愿出高价回
购被谢绝。这两处大同工业遗产亦是
日本侵华战争的铁证。

大能炭素历经时代变迁在市场浪
潮中稳健前行，凭的不是守成不变，而
是守根固本、实业报国的坚定信念。他
们不逐一时浮利，始终深耕主业、专注
实业，把国家的需要、企业的社会使命
和职工福祉放在首位，以责任立身，以
实干兴业。这份坚守，是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的国企本色；这份底气，是危难
时刻顶得上、关键领域靠得住的国企脊
梁；不浮躁、不摇摆、不短视，以定力谋
长远，以责任铸根基，彰显出国有企业
独有的风骨与担当。

（《大同工业史》编纂办公室供稿，
欢迎社会各界赐稿，来稿请发至平城书
院邮箱：pcsy2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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